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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汉岩开发甚早。据县志记载，

约在唐宋之际，已有人“就岩为屋，岩

于是著焉”。新中国成立后，人们走进

江西瑞金，大多是奔着这座城市的红

色历史而来。事实上，森林覆盖率高

达百分之七十多的瑞金，拥有壮美的

风光、厚重的人文，蕴藏着丰富的绿色

和古意。罗汉岩便是其中的佼佼者。

驱车从瑞金市区往东北方向行约

二十公里，便可抵达坐落于壬田镇的

罗汉岩。今天的便捷交通，常令我想

起初登罗汉岩的情景来。那时我还在

师范念书，假期与三五同学相约骑自

行车去罗汉岩。清早出发，蹬车小半

天，爬山小半天，回到家时，天已经黑

透了。那天观赏到的景致早已经忘

了，只有那份年轻的冲劲和征服的兴

奋仍记忆犹新。

是 的 ，征 服 罗 汉 岩 并 非 一 件 易

事。罗汉岩地处武夷山脉西麓，是典

型的丹霞地貌，以峰险、岩奇、洞幽、泉

清、水秀著称。道路尤其险峻，譬如其

中人力可攀登的最高点千丈崖，仅有

的一条蜿蜒小路是在石壁上凭空凿出

来的，仅能容一人行走，需要手脚并用

方能攀登。没有几分胆识的人都不敢

尝试。

或许正因为有“一夫当关，万夫

莫开”之险，历史上的罗汉岩并不平

静：南北朝时期，陈霸先率兵驻扎于

此，凭借险要地势以少胜多；清初许

胜可在此筑寨操兵；清末太平天国干

王洪仁玕率余部在此屯兵抗击清军

……曾经的厮杀征战只留下或明或

暗的若干遗址分布于各处，如今的罗

汉岩以赣闽边界风景胜地著称。当

地人曾因陈霸先的故事将这座山命

名为“陈石山”，后来又因传一位得道

僧人到此筑舍，掘地得十八尊石罗汉

而改名“罗汉岩”。

我 在 一 个 春 日 重 新 登 上 了 罗 汉

岩，眼前的这座山是波澜不惊的。除

了游步道和游客服务设施发生了一些

变 化 外 ，山 间 原 始 天 然 的 部 分 都 还

在。这是我最感欣喜的，因为罗汉岩

之美本在于一切奇观皆天然生成。当

我们以平和之心走进罗汉岩，才能体

会宋代大学士苏东坡偶游此山时的赞

美。“古来绵江八大景，名扬四海传九

州。最是陈石山水色，观后胸中黄山

无。”当我们以平和之心走进罗汉岩，

才能细细品咂据传为明代思想家王阳

明所题诗句之意味。

甫入山门，不远处的蜡烛峰还是

一副遗世独立的样子，高高地兀立于

山巅。峰顶上的那棵枫树愈发壮硕

了，如果是在秋天，变红的枫叶迎风摇

曳，整座石山就像一支熊熊燃烧的蜡

烛 。 人 们 为 山 石 取 得 此 名 ，真 是 形

象。山峰上，刻着明代文学家邹元标

所题的下联绝对：“蜡烛峰，峰上生枫，

蜂筑巢，风吹枫叶闭蜂门。”瑞金曾发

起过一场征联活动，吸引了一大批楹

联家前来应征，可惜只勉强评出优胜

作品，珠联璧合完全匹对的上联至今

没有出现。

从两山之间的夹缝走进山谷，清

凉的春风拂面而来，有众鸟在耳边兴

奋和鸣。山路迂回曲折，时而上坡，时

而下坡，时而是木栈道，时而是石子

路，意趣盎然。突然眼前一片开阔，弦

月湖优雅地卧在两山之间。湖不算太

大，形似一弯月，水面涟漪轻轻泛起之

时，极尽柔美之态。湖水清冽，倒映着

四面的山峰和树木，我一探头，湖水便

映出我的面容，颇似一面天然的大镜

子。站在弦月湖边的观景台上，可以

看见湖对岸的小寨山体，恰似一只趴

着的大龟，一旁高高耸立的蜡烛峰则

像乌龟刚刚探出的头。两山融为一

体，仿佛一只神奇的乌龟正从水中缓

缓爬上山峦。人们将此景命名为“神

龟出水”，委实贴切。

如果脚力足够好，可以从弦月湖

边攀爬两百多级陡直的石阶，登上海

云寺。海云寺是这座名山的标志性

建筑，始建于宋代中期，历经二次迁

建 。 在 山 脚 下 仰 望 ，隐 约 可 见 红 的

墙、闪亮的琉璃瓦，在茂密的丛林掩

映下，红绿两色交相辉映。山上一年

四季云雾缭绕，古道如盘龙，石阶似

飘带，在云雾中时隐时现，人行其中，

飘然若仙，颇有“出凡尘喧嚣之外”的

意味。

一个天然岩洞，成为人们流连的

地方。岩洞巨大，能容纳千人。站在

锁云桥上仰视洞顶，不能不感叹大自

然的鬼斧神工，一块岩石在空中悬着，

千百年不曾坠落，也不曾移位变形，与

岩壁上题写的“天造奇观”四个大字互

为佐证。走进罗汉岩的人，累了可以

在这里歇歇脚，饿了可以坐下来吃点

干 粮 ，孩 子 们 也 可 以 在 这 里 撒 欢 嬉

戏。石洞的岩壁上，常年有清泉流淌

而下，有人在泉下接了一管竹筒，渴了

就可以掬一捧泉水喝。

当我们坐在岩洞里，让山风尽情

吹去身上的湿热之气时，最喜欢抬起

头 来 ，观 赏 从 山 崖 上 跌 落 的 两 道 瀑

布。一道瀑布形似马尾，生猛地倾泻

而 下 ，坠 入 深 潭 ，人 们 称 之 为“ 马 尾

水”；另一道瀑布则像被米筛筛过一

样，飘飘洒洒在空中变幻出各种姿态，

然后才轻轻柔柔地洒落在岩石上，人

们称之为“米筛水”。两道瀑布一刚一

柔、长相厮守，难免让人生发联想，遂

将它们合称为“情侣瀑布”。

很多不爱登山的人，就止步于岩

洞，尽情赏玩山光水色，然后打道回

府。而我不愿就此偃旗息鼓，稍事歇

息便沿着石头上开出的道路，继续向

上攀登。

体验罗汉岩自然天成的魅力，一

线天不能不走一遭。仿佛是一股神奇

之力将一块巨石一劈为二，中间只留

下窄窄的一条缝隙，成为高达三百多

米的天险。站在一线天的窄缝里，所

能触摸到的只有两侧的岩壁。它们削

直、坚硬、潮湿，生长着喜阴的苔藓。

人能穿过的小径依然是陡的，忽上忽

下，最窄处仅容一人侧身而过，这时

候，人全无施展的空间。好不容易到

达顶端，突然来一个垂直下坡，望着下

方深渊般的细缝，有恐高症的人难免

四肢发软、发抖。我曾陪同过数位文

友 攀 爬 一 线 天 ，打 退 堂 鼓 的 不 在 少

数。过一线天，最要紧的是胆大心细，

两手牢牢地抓住铁链，实在陡直的地

方，背过身来倒着走，一步一步探到

底，悬着的心就放了下来。

上得山顶，见山涧清泉淙淙潺潺，

原来这就是岩洞内看见的飞瀑源头。

就是这一股天然的清泉，飞过山崖，飞

向深潭，流经陈石水库，先是作为发电

之用，然后汇入壬田河，滋养着壬田镇

数万民众。镇上多有头脑活络之人，

他们在这里种莲、种果、养鸭、开农庄、

办泳池，将小日子过得红红火火。值

得一提的是，圩镇上出产一种风味独

特的焙豆腐，用竹炭火慢慢煨出来，外

焦里嫩，再蘸些擂钵制成的酱料，美味

极了。登罗汉岩的辛劳，瞬间被美食

慰藉。店家往往还备有香醇浓酽的石

磨豆浆或家酿米酒，温温地灌在保温

壶里。我每每带外地的亲友去品尝，

纷纷赞不绝口。这也让我更加惦念那

座天生的罗汉岩。

重登罗汉岩
朝 颜

北京的早春，让我念起家乡——

新疆伊犁的春天，也该以千万种姿态

苏醒了吧？而对第一抹春的解读，不

同人眼里有不同答案。于我而言，伊

犁真正的春天来临是 4 月末 5 月初，因

为那时不再清冽、寒冷。这是我体感

上的答案。心里的春天，却是 3 月底到

4 月份。这个答案或许和很多人不谋

而合，因为这时，那拉提大草原的顶冰

花依次开了，满山坡的牧草开始返青

了，村里的杨树抽枝发芽了，家家户户

门前的积雪终于消融了，田间地头的

土壤也愈发蓬松了……于是，人们掐

着指头，算起日子来了。

是什么日子？是那三万多亩杏花

开的日子。每个人都在等待，而每个人

等待的东西不尽相同。牧民会等待自

家马匹被一些好奇的游客骑行，妇女会

等待自己做的羊毛毡子被店家或游客

买走，小孩会吃着糖果等待口音各异的

人们夸赞和拍照，农民会等待播种，一

生的耕耘让他们晓得杏花开了，就是春

天来了，就要春耕大忙了……

天山南北遍地都有杏花，但在我

心里，吐尔根乡的杏花沟最美。那是

一片公元 14 世纪遗留的巨大原始野杏

林，集中分布在巩乃斯河北岸，属伊犁

河谷浅山地带。一座山连着一座山，

一道谷接着一道谷，此起彼伏，绵延不

绝。受河谷环境气候影响，这里雨水

充沛，而南向敞开的马蹄形谷地，更是

避开西北向的山风，怀拥着东南方的

大 片 日 光 ，让 大 片 野 杏 林 能 繁 衍 至

今。也得益于如今现代化的无人机施

肥、喷药，人工治理和环境保护让杏花

沟更加壮观，杏花沟有了新名字，叫那

拉提杏花谷。

春天正式来了。整片的杏花谷，

春意如那来势汹涌的潮水般，才爬上

山坡，又滑到沟谷，不过谷里掀起的是

舒缓、温柔的波浪。满山坡的花草，远

望一片绿。山风吹过时，冷不丁低下

头，一看，又如“草色遥看近却无”般，

丝毫品不出远看时的那片朦胧绿，只

留满山黑土。除了绿草和杏花，还有

转场到早春牧场的牛羊，它们缓慢移

步，悠闲吃草，给静止的山林添了不少

动态美；另有山头不时冒出的星点毡

房，洁白又诗意，足以证明春天的脚步

确实来了。春天一来，万物就热闹了，

最热闹的当数村边的农牧民、商贩，还

有一批批游客。他们各自忙碌着，做

饭的做饭，叫卖的叫卖，拍照的拍照，

相同的是大家都乐呵呵的，满脸写着

沐浴春风的快乐。此外，还有一群文

艺人，歌舞演出、阿肯弹唱、阿依特斯

对唱等，给这个热闹的春天，增添了另

一种生动的气息。

记 得 杏 花 谷 新 设 空 中 赏 花 项 目

时，恰好北京的朋友来了，我也跟风坐

了一次直升机。从空中俯瞰，果真风

景惊艳。整片山林坐北朝南，呈鹿角

状结构，我还分明感知到光的流动、光

的脚步，感知到时间的变化。不同日

光，衬得山体颜色不同，黄色、青色和

褐色；又衬得杏花颜色不同，白色、粉

色、淡红色以及深红色。变化的光线，

缤纷的色彩，流动的时间，叫人感到梦

幻，像喝了酒般，逐渐沉醉。

在我于巩乃斯河边出生、长大的

二十多年间，我可能只是杏花谷的一

个过客，未曾真正了解过它，也没有真

正认识过它。然而在我毕业返乡工作

的九年时间里，我真正成了这里发展

变化的见证者。如果你已经来过或将

要来这里，你会发现现代设施应有尽

有。这里在保护生态的基础上，巧妙

融入了现代科技，比如智能电网、灯光

舞美、音响设施、多功能服务中心，以

及各种休闲娱乐和食宿场所。

许多人只在杏花正旺时停留，不

曾见过这里其他季节的模样。而我见

过这里的一年四季。春天或许正如大

家所见，是唯美、斑斓，是令人惊叹的

花的海洋。春天一过，杏花谷便又成

了另一番模样，是天然的牧场，成了青

草的海洋。山风吹过，草浪掀起一层

层涟漪，跟那浅海的浪花似的，叫人顿

时感到放松和惬意。草浪又不同于海

浪，它是有方向、有层次的，时而左右

摇摆，时而前后追赶，还因着山坡的起

伏，孩子似的，在山头、沟谷间你追我

赶的，乐此不疲。恰好此时，牛群出现

了，羊群出现了，甚至一些骏马也跟着

出现了，它们随着草浪，从夏天走到了

秋天。

秋天的杏花谷是隆重的，有仪式

感的，是关乎希望与收获的。满山坡

的草场，成了一片黄色的海洋，描绘起

了秋收的颜色。秋天一到，这些牧草

变得安静了，不再同夏天一样追赶，而

是把最热闹、最快乐的心情，全部给了

大 地 上 的 农 牧 民 。 大 地 看 着 人 们 割

草、捆草、堆草垛，感慨着岁月变迁。

以前总担心人们收割得太慢，因为时

不时就会刮风、下雨，如今它却觉得很

从容，现代化的器械和车辆，让牧草很

快就被堆放好，不久便拉到人们家里

去了。

冬天一到，杏花谷成了雪的海洋，

多 了 一 份 肃 静 ，披 了 层 面 纱 似 的 ，神

秘、寂静甚至庄严。我想，这是山体自

我保护的模样，为着它怀里的草木和

杏林，为着来年的生机与希望，为着许

多人心驰神往的诗和远方。

杏
花
时
节

张

振

一曲高亢的唢呐飞过荷塘，飞过椰

林，飞过蓝天，如一条闪光的长带，荡开杂

厚的城市噪音落到我的耳边。循着这声

音，穿过马路，找到了绿塘河国家城市湿

地公园。休闲广场上的那块巨石旁边，有

一位满头银发的老人，握着他那把包浆铜

亮的唢呐鼓腮运指，吹奏着饱含人生况味

的长曲。

绿塘河在广东省湛江市霞山区境内，

发源于霞山区海头镇屋山村的后塘岭，在

霞山区观海路外的一大片红树林里纳流

入海。其流程和流量都不惊人，属于短浅

河流。但它被有心的湛江人打扮成了远

近闻名的湿地公园。如果回到古老的地

质时代，在某些日子，我脚下绿茵滴珠的

绿塘河湿地公园，就还流淌着火山爆发后

的高温岩浆。火海和石流经历漫长的冷

却、凝固和岁月风化，以及细流的切割之

后，变成了今天我脚下的绿塘河，变成了

植被丰茂的湿地公园。遗留下来的粗圆

火山岩，形如天外飞石，随意坐落在公园

树下和道旁，被人刻下朱红文字，成了游

人阅读和了解湿地公园的书页。而千万

年前留在它们身上的气泡眼，则成了孩童

们插花、塞石子的好玩具。

设若从空中俯瞰，你很难看到这条河

流的痕迹，看到的只能是形状不同而又颜

色各异的积木般色块。那是一块由荷塘、

湖水、休闲亭和南方特有的亲水植物群构

成的多色厚毯。这些栖水植物群，在不同

季节里呈现出不同的叶色，以及各种花的

美丽。即使冬季，公园里依然是花团锦

簇，朱槿、黄花夹竹桃，尤其那一树树正在

怒放的金黄色双荚决明花、鲜红的羊蹄甲

和青皮木棉花，几乎把春天还留在公园，

留在霞山，留在港城的市景里。

绿塘河湿地公园让居住在这座城市

的人们紧紧地偎依着美丽的自然。一条

绕园人行道，一条穿园自行车道，人们或

跑步、或散步，或带儿童学车，或在道旁休

闲锻炼。如蒲扇般阔大的斑斓树叶飘落

到林荫道上，常被孩童们捡来扇风纳凉。

伸手可及的木瓜绕着树干如群猴拥抱。

而大如灯笼的成熟椰果，有时突然就从空

中沉沉地掉落到了路边的草丛。魁伟的

乔木、低矮的灌木、贴地的花草苔藓与河

流相伴，一眼还能看到无数栖水植物。“锄

月”“飞霞”“花溪”“草渡”等景点也精巧宜

人。难怪这里被称为湛江八大绿园之一。

绿塘河不知流淌了多少年。我深深

体会到这里的设计和施工者是如何努力

追求在细节上与自然对接。河床水岸先

是保留软质，而后在改造提质中即便使用

了外移而来的巨石，也是自然码砌，严格

控制着钢筋水泥。与简单地硬化河床相

比，软质和自然巨石的留缝码砌，为河中

小动物留下了藏身和觅食的空间，也很好

地保护了这里原生态湿地群落的繁衍。

难怪这里成了水清、草野、花香、石幽、鸟

飞、虫鸣的生态园林。

绿塘河的确不长，但河流上的数座小

桥却别致得令很多长河羡慕。或老式石

拱桥，或弧形水泥平桥，或木质小拱桥，或

入水横卧石礅桥，或竖立石礅桥……每隔

一段距离，人们都可以从这些小桥上踱

过，看湍濑耀日、游鱼成队、蜻蜓点水、小

鸟觅食……一首萨克斯合奏曲在湿地公

园的另一角响起，一个业余乐团正在夕阳

余晖中的“得月楼”长廊里，围着石桌尽兴

地演奏。高楼林立的霞山区，因为有了绿

塘河湿地公园而多了一条市民亲近自然、

和谐相处的路径。

绿塘河流过霞山
邓宏顺

大巴车在秦岭山间疾驰，驶进一条狭

长的山谷。它叫红光沟。我迟了近六十年

才走到这里，见到他们留下的痕迹，一砖

一墙、一字一符仿佛都在诉说着那段时光。

六十年前，红光沟还不叫红光沟。那

一年，陕西凤县，大山包裹着的安河沟，来

了一支队伍。他们在这片静谧荒芜的沟

壑间踏勘。而后，这条狭长的沟被赋予一

项特殊的使命，连带着山，山上的石、树，

都有了荣光。一拨拨三线建设先行者涌

入这条沟，一路风尘仆仆，迎面而遇，是望

不到边际的荒芜。凤州似乎也有些赧然，

于是呼唤山间的花儿使劲地开，呼唤鸟儿

使劲地鸣，来迎接这群舍己忘私远道而来

的人。他们有的曾留洋，有的是北京、上

海等地航天单位的青壮年职工和家属，有

的是军工院校的毕业生……或许不久之

前还在大城市生活工作，转眼就响应号

召，来到这大山深处耕耘。

大批来自全国各地的科研人员和工

程建设人员驻扎在这里，日夜连轴，开山

掘洞。应着“发展航天，动力先行”的口

号，如今中国航天科技集团第六研究院的

前身基地一点一滴成形。为了尽快投入

运行，最初的建设者根本顾不得好好修建

居所，几十块土坯摞在一起，加以麦草，便

成了铺。临时帐篷、简易房、茅草屋……

白天忙碌，夜晚疲累，顾不得狼嚎阵阵，亦

酣然入睡。困难时期，经费紧张，为了尽

量保障工程，山中生活更加艰苦。到了饭

点，漫山尽是拿着黑面或玉米面馒头的专

家和工人。航天动力的种子便这样随着

千辛万苦的一锨一土，在山沟萌芽。这里

也成立了红光公社，红光沟随之成为基地

所在的代名词，在许多人记忆中留下浓墨

重彩的一笔。

这里是中国航天液体火箭发动机的

“摇篮”。其中上下三层、面积超过六千平

方米的 201 洞历经数年日夜挖掘修筑而

成。从起初一块淬火保护用的生铁屑都

要从北京运送来，到手拉肩扛地安装、改

造设备，直至调试、开始一项项试验，众多

建设者把半生岁月交付给了它。那时，洞

内试验用电负载特别大，为了不影响周边

白天的用电，研发试验通常在晚上进行。

每到夜半，洞内便响起阵阵轰鸣声。这洞

如今已然静谧，但踏入其中，仿佛穿越时

空隧道，那夜里试验的轰鸣声似乎还在耳

畔回响。触摸这洞墙，好像尚有余温。当

年墙壁上的隔音颗粒将轰鸣声尽量阻在

洞内，可能也将人们的欢笑吸纳。我在这

洞的一头眺望，他们好像依旧在另一头忙

碌着，只听得一声惊叹：“成了！”众人欢呼

的声音立即回荡起来。

当年他们写下的“自力更生，艰苦奋

斗”的标语，如今仍清晰可辨。这些字，不

仅写在基地的墙壁上，亦刻在他们心中。

被引为传奇的“厕所试验室”便是一例。

当时接到研制任务的专家发现没有足够

的试验场所和设施，不得不连一个河沟边

的厕所也被因地制宜利用了起来。而这

间临时改造出的试验室竟意外沿用了十

多年，并从中飞出有“山中金凤凰”之称的

姿态控制发动机。1980 年 5 月，他们历经

无数个轰鸣声响彻的深夜研制出的发动

机，推举着我国第一枚远程运载火箭腾空

升起。试验取得圆满成功的喜讯传来时，

秦岭深处这处山洞里，人们潸然泪下。过

去的点滴涌上心头，无数个与轰鸣声相伴

的夜终于没有被辜负。

上世纪 70 年代后期，沟里的生活条

件逐渐好转，建设也越来越完善，逐步修

建了居民楼。但 80 年代，当地遭遇罕见

洪灾，基地的生产和生活设施也受到毁

坏。在艰难的情况下，他们仍全力恢复试

验和生产，誓言承担任务不变、研制经费

不变、交付周期不变。1993 年，他们又奉

命迁至西安，新一代航天人在林立的大楼

间继续无言的航天动力之路，红光沟的荣

耀却并未被掩埋。近六十年前，那批从天

南海北汇聚而来的人在深山中悉心雕琢，

使红光沟不再是无人问津的荒山深沟。

而新的时光里，它作为国家工业遗产，成

为弘扬航天精神的文化园区。

大山用自己的身躯记忆着，巨石将一

切铭刻。树的年轮里有他们的影子，仿佛

存着他们回响的房屋还立在山脚。我在

一间间屋内穿梭，看到那些老一辈航天人

留下的文字，依旧在墙壁上诉说着当年的

一场奔赴。“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特

别能攻关、特别能奉献”，这些文字投射在

墙壁上，如黄钟大吕般响彻我内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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